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2, 11(4), 1059-1065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4144  

文章引用: 马文燕, 马文琴, 邓雪梅. 留守青少年孤独感对心理韧性的影响: 感恩的中介作用[J]. 社会科学前沿, 2022, 
11(4): 1059-1065. DOI: 10.12677/ass.2022.114144 

 
 

留守青少年孤独感对心理韧性的影响：感恩的
中介作用 

马文燕1，马文琴2，邓雪梅1 
1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贵州 毕节 
2黔西市中坪镇中心幼儿园，贵州 毕节 
 
收稿日期：2022年3月7日；录用日期：2022年4月2日；发布日期：2022年4月8日 

 
 

 
摘  要 

目的：探讨留守青少年的孤独感、感恩和心理韧性的关系。方法：以1095名留守青少年学生为对象进行

调查。结果：1) 孤独感与感恩(r = −0.26, p < 0.001)、心理韧性(r = −0.44, p < 0.001)，感恩与心理韧

性(r = 0.31, p < 0.001)的相关关系均有统计学意义；2) 孤独感对感恩(B = −0.26, p < 0.001)、心理韧性

(B = −0.39, p < 0.001)，感恩对心理韧性(B = 0.21, p < 0.001)的预测作用均有统计学意义；3) 感恩在孤

独感与心理韧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降低留守青少年的孤独感体验和培养其感恩特质，能有效

提高留守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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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eliness, gratitude and resilience among left-beh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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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lescents. Methods: 1095 left behind young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1)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oneliness and gratitude (r = −0.26, p < 0.001) 
and resilience (r = −0.44, p < 0.001),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gratitude 
and resilience (r = 0.31, p < 0.001); 2) Loneliness i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or of 
gratitude (B = −0.26, p < 0.001) and resilience (B = −0.39, p < 0.001). Gratitude is a statistically sig-
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or of resilience (B = 0.21, p < 0.001); 3) Gratitude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loneliness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Conclusion: Reducing the loneliness expe-
rience of left-behind adolescents and cultivating their gratitude trai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level of left-behind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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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留守青少年是指因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长期在外务工而被迫留在户籍所在地继续生活与学习的 18
岁以下未成年儿童[1] [2]。留守青少年在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会面临诸多潜在危险性因素，容易使其产生

各种不良心理及行为问题[3]。心理韧性是个体的一种积极心理特质[4]，也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5]，主要是指个体在面对逆境、创伤、威胁、以及压力性生活事件时的一种良好适应过程及心理反弹能

力[6]。在面临压力性生活事件时，心理韧性不仅能帮助个体更好地应对压力与适应环境，而且还能起到

重塑自我的作用[7]，从而有效维护个体的身心健康[8]。Kumpfer 的心理韧性理论模型指出，个体与应激

环境的相互作用会影响其情绪情感，进而影响心理韧性[9]，根据该模型的观点进行推测，孤独感可能会

影响个体心理韧性的发展。 
孤独感是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危险性因素，主要是指个体因社会关系或社会支持匮乏而产生的一

种消极情绪体验[10]。长期处于孤独状态并体验到孤独感的个体，其身心发展会受到严重损害[11]，不仅

容易产生自卑、害羞、神经质、社交退缩等心理和行为问题，也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等症状[12]，进而导

致个体出现绝望和自杀行为[13]。留守青少年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缺乏父母关爱，常常会体验到较多的

孤独感。研究发现，孤独感与心理韧性的负相关关系有统计学意义，对心理韧性的负向预测作用有统计

学意义，说明较高的孤独感体验会制约个体心理韧性的发展[14]。因此，降低孤独感水平，能有效提高个

体的心理韧性[15]。 
感恩作为一种人格特质[16]，是人类最重要的美德之一，主要表现为个体对施恩这的报答或感激[17]。

拥有感恩人格特质的个体，不仅较少经历焦虑、抑郁、敌意和愤怒等心理问题[18]，还能够体验到较多的

积极情绪、幸福和希望[19]。感恩的拓展建构理论也指出，感恩水平较高的个体更注重建构自己的人际关

系，从而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性资源，进而有利于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20]。研究发现，孤独感与感恩呈

显著负相关，对感恩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说明较高的孤独感会降低个体的感恩水平[21] [22]。研究也

发现，感恩与心理韧性的正相关关系有统计学意义，对心理韧性的正向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感

恩水平较高的个体往往拥有较好的心理韧性水平[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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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感恩可能是留守青少年孤独感和心理韧性之间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因此，本研究采用

问卷调查的方法，主要探讨留守青少年的孤独感、感恩和心理韧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对 1200 名贵州省留守青少年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1095 份，问卷有效率为

91.25%。在所调查的有效样本中，男生的数量是 528 名，女生的数量是 567 名；初中学生的数量是 410
名，高中学生的数量是 440 名，中职学生的数量是 245 名，所调查样本的年龄范围为在 12 到 21 岁之

间。 

2.2. 研究工具 

2.2.1. 感情与社会孤独量表 
该量表由 Wittenbers 等人编制[25]，并具有较好的信效度[26]。该量表共 10 个条目，采用 5 点计分

方式，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6。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拟合指标为：x2/df = 3.91，CFI = 0.92，TLI 
= 0.86，GFI = 0.98，RMSEA = 0.05，SRMR = 0.05。 

2.2.2. 六项目感恩问卷 
该问卷由 McCullough 等人编制[27]，并具有较好的信效度[28]。该量表共 6 个条目，采用 7 点计分

方式，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1。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拟合指标为：x2/df = 3.83，CFI = 0.98，TLI 
= 0.96，GFI = 0.99，RMSEA = 0.05，SRMR = 0.02。 

2.2.3.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 
该量表由胡月琴、甘怡群编制[29]，并具有较好的信效度[30]。该量表共 27 个条目，分目标专注、

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 5 个维度，采用 5 点计分方式，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

别为 0.75。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拟合指标为：x2/df = 3.54，GFI = 0.93，CFI = 0.86，TLI = 0.84，RMSEA 
= 0.05，SRMR = 0.04。 

2.3. 统计分析 

使用 Epidata、Spss 23.0 和 Amos 26.0 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录入、描述、相关、回归、Bootstrap 中介效

应、验证性因素等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参考前人研究对数据进行偏差检验[31]，检验结果为：KMO = 0.82，Bartlett = 9191.52，df = 903，p < 
0.001，特征根大于 1 的公共因子数有 12 个，第一公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 12.83%，检验结果表明没有共

同方法偏差效应[32]。 

3.2. 各变量的偏相关分析 

以性别、年龄、学段为控变量，对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孤独感与感恩(r = −0.26，p < 0.001)、
心理韧性(r = −0.44，p < 0.001)的负相关关系有统计学意义，感恩与心理韧性(r = 0.31，p < 0.001)的正相

关关系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4144


马文燕 等 
 

 

DOI: 10.12677/ass.2022.114144 1062 社会科学前沿 
 

Table 1.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的偏相关分析 

项目 M ± SD 孤独感 感恩 心理韧性 

孤独感 2.66 ± 0.49 1   

感恩 4.97 ± 0.93 −0.26*** 1  

心理韧性 3.24 ± 0.43 −0.44*** 0.31*** 1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下同。 

3.3. 各变量的回归分析 

以性别、年龄、学段为控变量，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孤独感对感恩(B = −0.26，p < 0.001)
和心理韧性(B = −0.39，p < 0.001)的负向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感恩对心理韧性(B = 0.21，p < 0.001)
的正向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表 2. 各变量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2 调整后的 R2 F 值 标准化系数(Bate) t 

感恩 孤独感 0.08 0.08 24.62*** −0.26 −8.89*** 

心理韧性 
孤独感 

0.24 0.24 70.10*** 
−0.39 −14.16*** 

感恩 0.21 7.77*** 

3.4. 中介效应检验 

以留守青少年的性别、年龄、学段为控制变量，孤独感为预测变量，感恩为中介变量，心理韧性为

结果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图 1)。使用 Hayes (2013)编制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发现：感恩的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表明感恩在孤独感与心理韧性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

应。并且，孤独感通过两条路径对心理韧性产生影响，第一条路径为：孤独感 → 心理韧性，直接效应

值为−0.34，置信区间不包含 0，表明孤独感能够直接对心理韧性产生影响；第二条路径为：孤独感 → 感
恩 → 心理韧性，间接效应值为−0.05，置信区间不包含 0，表明孤独感可以通过感恩间接对心理韧性产

生影响，并且，中介效应量占总效应量的比值为(−0.05)/(−0.39) = 12.80% (见表 3)。 
 

 
Figure 1. Model diagram of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图 1. 中介效应模型图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4144


马文燕 等 
 

 

DOI: 10.12677/ass.2022.114144 1063 社会科学前沿 
 

Table 3. Mediating effect test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孤独感 → 心理韧性直接效应 −0.34 0.02 −0.39 −0.29 

孤独感 → 感恩 → 心理韧性中介效应 −0.05 0.01 −0.07 −0.03 

孤独感 → 心理韧性总效应 −0.39    

4. 讨论 

相关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留守青少年的孤独感与心理韧性呈显著负相关，对心理韧性有显著的负

向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4]。父母和同伴是维护留守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两大社会

支持性力量，虽然留守青少年进入青春期以后，同伴的作用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但父母的作用仍然不可

忽视。研究发现，亲子关系对孤独感有较好的预测作用[33]，并且，家庭氛围越融洽，个体的孤独感程度

越低，心理韧性水平也越好[34]。对于留守青少年来说，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亲子关系发生疏远，家庭

教育严重不足，这会使留守青少年有较强烈的孤独感体验。长期体验到孤独感的留守青少年，其应对压

力与适应环境的能力都会受到严重损害[35]，这不利于留守青少年心理韧性水平的发展。心理韧性作为个

体的重要心理资源[4]，对提高留守青少年应对压力时的反弹能力和维护身心健康皆有重要作用。有研究

发现，当遭遇压力性生活事件时，心理韧性水平较高的个体会感知和调用自己身边的积极资源，并采用

积极的应对方式来应对压力性生活事件，以使自己避免伤害或降低心理痛苦程度[36]。因此，父母和同伴

给予留守青少年更多的关心和爱护，是有效降低其孤独感体验，提高其心理韧性水平的有效途径。 
中介效应发现，留守青少年的感恩在孤独感与心理韧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发现，留守青

少年体验到的孤独感水平越高，其感恩倾向就越低，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存在一致[37]。有研究发现，家

庭中亲子关系的好坏不仅对个体的健康成长有较大影响往往较大，而且也会制约个体感恩倾向的产生和

发展[38]。留守青少年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务工，长时间无法与父母面对面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无法得到

父母的关心和照顾，致使亲子关系和依恋关系受损，经常会有被疏远以及被分离的消极情绪体验，这

不仅会使留守青少年体验到较高的孤独感，也会影响留守青少年感恩特质的发展。本研究也发现，留

守青少年的感恩倾向越高，其心理韧性也就越强。Fred 等研究发现，拥有感恩特质的个体，容易建立

和维持比较丰富的人际资源[39]，拓展自己的行为和认知模式[40]，当个体遭遇创伤或压力性生活事件

时，个体所拥有的人际资源会对个体起到较好的保护作用[37]，这对提高个体的心理适应能力与身心健

康发展都有重要作用。因此，给予留守青少年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是降低留守青少年孤独感体验、提

高心理韧性水平的有效途径，同时，通过培养留守青少年的感恩特质，也可以有效提高留守青少年的心

理韧性水平。 

5. 结论 

在本研究条件下，所获得的结论是：降低留守青少年的孤独感体验和培养其感恩特质，能有效提高

留守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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